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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的农村已散
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小宝是老大，在老家与爷爷奶奶

生活，其他3人与在昆明打工的父母在一起。在采访中，父
亲给出的理由是家里的孩子太多，考虑到负担太重，所以没
有把小宝带在身边生活。

与很多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留守儿童不一样，有村民怀
疑，父母对小宝不如其他孩子好，长期存在的厚此薄彼造成
了父子隔膜，是小宝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

小宝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很多村民都知道孩子的父
亲脾气不好，回来一次打孩子一次。母亲平时也不回老家，
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没有缓冲区，不识字的爷爷奶奶也难以
承担起教育的职责。父亲的暴力，只能加深孩子对社会的
绝望。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付姓是小宝所在村里的大姓，村民
之间都沾亲带故。说到小宝的事情，有一些村民欲言又止，
不愿意过多评价。有村民虽然看不惯他父亲对孩子的狠

心，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调解父子俩的矛盾。
如今的农村，人们各过各的，彼此显得有些冷漠。大家

都知道小宝家的经济条件不好，却鲜有人关注孩子的生存
状态，就连小宝的近亲属也不例外，除夕晚上，没有亲戚叫
小宝和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

被遗忘的留守少年
小宝的班主任文老师告诉记者，小宝性格不算内向，与

大多数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与小宝父亲偶尔电话沟通，主
要聊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他并不了解孩子家
庭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去家访过。他一直强调，自己“对学
生够好”。

直到正月初七，他才听到小宝自杀的消息，他说“很震
惊，很难过”。然而，孩子自杀后，他并没有去小宝家看望
过。文老师解释，小宝的家人也并未联系过他。

小宝生前所在学校，免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班里有
50 多人，其中隔辈抚养长大的孩子有十来个。
或许留守儿童太多，学校老师实在了解不过来
孩子的家庭情况。很难让人理解的是，一名学
生轻生，学校却冷漠面对，没有派老师到学生家
中探望。

小宝的爷爷还表示，小宝生前，没有人来统
计过留守儿童的情况。记者致电小宝家所在的
盐溪村村委会负责留守儿童的严姓副主任，询问
相关情况，他回答“我不知道”，随即挂断记者电
话。记者也曾前往盐溪村办公室，并没有找到工
作人员。多位村民证实，去年当选的村委会成
员，很多人都在走辞职程序，具体原因不详。

留守儿童数量太多，在当地反而变成了一个
让人见怪不怪的群体。即便国家一直致力于解

决留守儿童问题，但是像小宝这样的留守少年的生存现状，
依然很容易被遗忘。

面对亲情的分裂
从小宝的遗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明白

家庭贫困的窘境。一周30元的生活费，每周来回走60里的
山路，甚至没钱的时候，他还要向同学借钱。可是，他怨恨
父亲还要逼问他花钱的账目。

记者在小宝的房间里看到他生前珍藏的“百宝箱”，里
面有古代铜钱和一些纸币。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小宝
帮着村民干农活儿，想方设法要到这些东西。小宝生前告
诉过爷爷，他的手机就是用铜钱换来的。

作为一名留守少年，他不得不面对家庭感情的分裂。
小宝的爷爷称，由于涉及分家，他3个孩子之间不和，小宝的
二叔还和他发生过矛盾，甚至动手打了老人。老人的说法
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都认为老两口拉扯小宝长大不容易，
3个子女对老人并不好，同时强调小宝非常懂事。

两位老人养了一头母猪，这是老人唯一的经济收入。
爷爷说：“我们指着这头猪生活，去年收入1万多元，前几年
从三四千到五六千元不等。”他们自己平时还要种地。小宝
父亲说自己负担重，但过年会给老人几百元，还有把自己的
粮食直补的银行卡给了父母。

很难想象，小宝生活在这样一个亲情分裂的家庭，长辈
们对爷爷奶奶的冷漠，无疑也印刻在孩子的内心深处。

事发经过
村党支部书记遭锤击 凶手被围堵后自首

根据村民李先生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言，2016 年 6 月
25日上午9时许，他正在天开村村委会南侧一家理发店门
口坐着，听见有人吵闹，发现不远处的村民罗宗泽拿着一
把长约 30 厘米的铁锤，打了村党支部书记盛某好几下，地
上流了好多血，其他村民赶到后，大家一起控制住罗宗泽
并立即报警。

村民刘先生说，当天他在村民罗宗泽家附近见到对方
骑着自行车回到院里，对儿媳妇说了一句“咱们来生再见
吧”，并将家中存折的位置告诉对方。“我看到罗宗泽手上有
血迹，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把村党支部书记打死了。”

刘先生说，他马上叫来了两个人一起在罗宗泽家守着，
防止对方逃跑。当时罗的儿媳已经知道情况，也要拨打报
警电话，“由于心情紧张，打了好几次110才把号码拨出去。”
他说，警车开进村里后，罗宗泽走向警车投案自首。

家人讲述
接电话知家里出事 到场后父亲已昏迷

日前，记者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村见到了盛涛（化
名），作为被害者的儿子，他向记者讲述了案发经过。

盛涛说，父亲在2011年前后经过村民选举，当上了天开
村村党支部书记，一直负责村里的各种事务，每天为村里的
事情忙里忙外。“当村党支部书记多少都会得罪人，有时候
还会与人发生争执，我不希望他一直干这个职务。”盛涛说，
自己很少住在村里，但知道父亲的工作并不好干，“他年纪
越来越大了，我时常劝他放弃工作，在家养老就行了。他也

向上级申请过这事，但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一直没有退
下来。”

2016年6月25日上午10点，盛涛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说是父亲被人打伤。“我赶紧往村里赶去，以为就是皮外伤
之类的，没想到那么严重。”盛涛说，他在路上碰上了拉着父
亲的救护车，当时父亲满身是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在医院里，医生拿着从父亲颅内取出来的碎骨片，说
是还有一些难以取出来，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盛涛
说，当天下午父亲在医院被宣布经抢救无效身亡。

行凶动机
为儿子修围墙外扩 被认定违建要拆除

对于罗宗泽行凶的起因，盛涛说两家根本无冤无仇，此
前没有什么矛盾，不少人对这此事感到难以理解。

“出事就是因为村里要拆除罗宗泽儿子家的围墙。”盛
涛说，因为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有人举报罗宗泽为儿子家
新翻盖的房子，砌好的围墙占用了村里的公共用地。“他儿
子家的院墙往外扩了一部分，将村里修建的花池都圈了进
去，招致其他村民不满，就有人举报了。”

盛涛说，父亲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处理此事，就与村
干部一起，和当事人罗宗泽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由村里
派人拆除这段围墙，费用由罗宗泽承担。

对于这一说法，法院的判决书中记录了罗宗泽儿媳的
解释。她说家里是2016年4月新盖的房子，院墙为了和西院
齐平，所以就整体外扩了约30厘米。村里发现这处违建后，
联系她公公要求拆除，也谈好了相关细节，而且进行了书面
约定，没想到拆除围墙那天出事了。“村里平时对我公公挺
照顾的，让他在村里扫大街，也没有听说和村党支部书记之

间有什么矛盾。”罗宗泽的儿媳妇说。
记者在村里探访时，找到了罗宗泽儿子家的院子。这

是一处位于村子中部的院落，新盖的房子尚未装修，一段十
多米长的围墙，上面留着两个豁口。盛涛说，当时父亲就是
带着人前来拆除这段围墙。刚开始拆，盛某就听说村里有
事需要他赶回村委会处理，他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村委
会。盛某办完事从村委会的办公地走出百余米时，遭到了
罗宗泽的锤击。

一审判决
构成故意杀人罪 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案件发生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开
庭审理。

记者看到，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罗宗泽遇事
不能冷静处理，蓄意报复，趁被害人不备，持锤子击打被害
人头部，致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罗宗泽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韩村河镇相关领导表示，盛某遇害之后，房山区以及韩
村河镇等各级领导都关注到此事，也对家属进行了慰问。
家属曾询问能不能为盛某申报烈士称号，镇里向民政部门
咨询得知，尚不具备条件。目前镇里仍在商议处理此事，也
在征询盛某家属的意见。

村支书拆违建遭锤击身亡
凶手被围堵后自首 一审被判死缓

《法制晚报》董振杰

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村73岁的村民罗宗泽为儿子翻盖新房，围墙外扩一部分，占用了村里
公共用地。村党支部书记盛某接到举报后，与罗宗泽商议约定拆除违建。但当他带人去现场拆墙
时，却被罗宗泽用锤子击打头部致死。事发后，行凶者被村民堵在家中，等警方到场后自首。

近日记者获悉，村民罗宗泽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7岁留守少年之死事件追踪——

逆流成河的悲伤背后就是冷漠
《中国青年报》

农历丁酉年除夕夜，云南镇雄17岁的留守少年小宝（化名）自杀。孩子留下了一封遗书，言语间
表达出对留守生活的悲伤和内心的纠结：即便与父亲每年见一次面，但他总是被打；理解家庭的贫
困，他却还要面对父亲逼问账目；他不想那么早死亡，却依然选择了轻生。

17岁的花季少年，为什么会选择轻生？近日，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追踪，发现小宝轻生悲剧背
后是他生活环境的冷漠。

爷爷奶奶和小宝的家爷爷奶奶和小宝的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小宝留下的唯一小宝留下的唯一
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就是学生证就是学生证
上的一寸照上的一寸照。。

小宝在离世前，把书码放整齐。
这本书是初三寒假作业《快乐寒假》，
其实这个寒假他一点也不快乐。


